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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獵漢語基督教小說中的中國基督徒研究 
 

邱業祥 

河南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在十九世紀創作漢語基督教文學的新教傳教士群體

中，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是

極為突出和重要的一位。從數量上說，他創作的中文著作

超過六十部，1其中可以歸之為虛構小說的即有十餘部。在

諸種言述、闡釋基督教義理的文字著述方面，郭實獵對小

說這一形式情有獨鍾，2視其為上帝之道的絕佳譬喻形式：

「贖罪之道，天高地厚，誠恐看不通、思不晰，故借譬喻

以明之焉。」3上帝之道處於人的直接言說和理性把握之外、

之上，因此可能的言述方式之一，就是以譬喻的方式來說

明它，猶如耶穌基督是上帝的肉身和形象的顯現，小說則

是肉身的肉身、形象的形象。 
                                                             
 1  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列出六十一部（含其主辦的刊物《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

見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56-65。黎子鵬則考證出六十六種，見氏編，《贖罪之道傳：郭
實獵基督教小說集》（新北：橄欖出版公司，2013），「導論」。另新加坡學者莊欽永
於二〇〇四年發現了散文本《大英國統志》（英國利茲大學藏本），經其考訂，亦為郭
實獵所著。見氏編，《「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英》（新加坡：八方文化創
作室，2015）。 

 2  Patrick Hanan,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 (2000), p  423  

 3  郭實獵，《贖罪之道傳》（出版地不詳，1836，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序」。《贖罪
之道傳》有一八三四年版和一八三六年修訂版。修訂版作了不少精簡和改寫，對勘情況
參見黎子鵬編，《贖罪之道傳》，頁 4-8。由於一八三四年初版內容更為豐富，下文主
要依據此版。見黎子鵬編，《贖罪之道傳》，頁 1-238。引文只隨文標出回目和頁碼，
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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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獵的這些漢語基督教小說幾乎都是立足於中國處

境的原創作品，這意味着郭實獵必須在中國處境中認真思

考基督教在中國如何可能、如何傳揚等基督教本土化問

題，並以此來設計人物、情節、思想等關鍵性小說要素。

儘管郭實獵的許多寫作都非常倉促，而且自己幾乎從不認

真審讀和修訂，以致招致了許多同行們的批評，4但是其中

涉及的很多問題都表明了郭實獵對之業已深思熟慮，特別

是關乎中國基督徒作為中國基督教之擔綱者的問題。這一

問題關涉基督教在中國的信仰主體、信仰生成、信仰傳揚

及牧養、組織管理等諸多層面。 

 

一、郭實獵漢語基督教小說的三重時間維度 
郭實獵漢語基督教小說中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是基督

教在中國傳佈狀況的時空錯位。這些小說的故事時空大多

被設定為明清之中國（個別小說是元代），具體地點往往

不只是鴉片戰爭之前唯一的通商口岸廣州或者香港、澳

門，也不只是鴉片戰爭之後被迫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反

而更有諸如京師、福建、江蘇、山東、湖南乃至新疆等中

國大陸各地。5在郭實獵的筆下，基督教（新教）幾乎已經

傳佈中國各地，在每一處都可能與中國基督徒或者慕道者

不期而遇。在《贖罪之道傳》第二回中，主人公林翰林遊

山玩水時偶遇一位老翁，交談之下，竟是精通聖經與神理

的基督徒；第四回中，另一位主人公蘇連幸回鄉探望病重

                                                             
 4  見 Suzanne Wilson Barnett, “Practical Evangelism: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o China, 1820-1850”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3), pp  99-101。 

 5  例如，《贖罪之道傳》的時空處境是明代的福建、京師等各地，《常活之道傳》則是清
代的山東，《是非略論》《生命無限無疆》則是清代的廣州，《誨謨訓道》同樣在大清
年間，故事發生地是上海和新疆伊犁各地。《小信小福》的故事發生地則是元代的江浙
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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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師，途中天色已晚，欲要找尋借宿之所，即偶遇一家

虔誠的基督徒，隨後又遇附近三位基督徒朋友團契，以致

回房後蘇連幸心中暗想：「我只道這般人難得，尋遍天涯，

未必能有。不料才出門，便不訪即遇其人，可謂三生有幸。」

（頁 55）《常活之道傳》中主人公李端被流放，途經地處

偏遠的僧冠山時遭遇強盜，身受重傷，前來醫治的名醫竟

是虔誠的基督徒，即是說極北荒漠之處仍不乏基督徒的身

影。如此等等，在郭實獵小說中非常普遍。 

但事實上，郭實獵在華時段為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五一

年，6而且這些小說的創作時間更是集中於十九世紀三〇年

代。7這一時段僅僅是新教入華的早期階段，基督教被視為

異端，傳教並不合法，不必說中國基督徒寥寥無幾，就連

西方傳教士亦少得可憐。因此這種描述不能不說是郭實獵

的虛構想象。不過，這種想象並非空穴來風，明清之際天

主教在中國曾有此盛況。據記載，在明末時，除了雲南和

貴州，其他所有省份都有傳教士活動。截止一六六三年，

整個中國有十萬九千九百名天主教徒。8截止一七〇五年，

約有三十萬天主教徒。9郭實獵的想象可以視為對這一歷史

的回應。10可資進一步證明的是，郭實獵小說中的歸信者群

體中，儒生或者儒生官宦構成了主體（下文會談到，他筆

                                                             
 6  郭實獵生平參 Barnett, “Practical Evangelism”, pp  82-104；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8)；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 50-61。 

 7  參見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p  56-65。黎子鵬編，
《贖罪之道傳》，頁 lxxx-lxxxii。 

 8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p  107；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4），頁 70-77。 

 9  同上，頁 129  
 10  郭實獵對明清之際天主教的情況較為熟悉，而且認為他們能做到的，基督新教自然也

能做到。見 Charles Gutzlaff（郭實獵）, “An Appeal to Christians in Behalf of China” 
(Canton: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3),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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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中國基督徒階層逐漸下移和擴大，不過主體仍然是儒

生或官宦）；即使是那些並未歸信的儒生們，對基督教往

往也較為寬容甚至成為慕道者，這也與明清之際耶穌會士

與中國士大夫們的良好關係遙相呼應。可以說，郭實獵借

助於明清之際天主教在中國的基本狀況構想了基督新教在

中國的基本狀況。就此而言，郭實獵的漢語基督教小說蘊

含了明清之際天主教之狀況這一歷史維度。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郭實獵完全無視中國的現實境況

以及基督新教所面臨的艱難處境，從而陷入虛幻的樂觀幻

想之中。就中國的社會狀況來說，郭實獵的小說恰切地反

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例如中國中心主義觀念（《大英國

統志》《是非略論》）、儒釋道及民間宗教的深刻影響力

（《贖罪之道傳》等）、積弊深重的官僚集團（汲汲功名、

勾心鬥角、搶佔民產、無知自大等等）和酗酒、賭博、吸

食鴉片等社會陋習（《常活之道傳》《誨謨訓道》等）。11

郭實獵亦明白，就政治處境而言，基督新教背負異端之嫌

疑（《正邪比較》等）；就文化處境而言，基督教面臨着

來自於釋、道的強大敵意或者誤解（《贖罪之道傳》等）。

所有這些都構成了郭實獵漢語基督教小說的現實維度。 

無論是追溯明清之際天主教的歷史，還是勘察十九世

紀前期的中國社會現實，都是為了針對性地找尋基督教在

中國傳佈、發展的適當方向和方式，亦即對基督教在中國

之未來的設想。必須說明的是，這一未來並非終末式的未

來—郭實獵的確相信並期待在上帝的大能下終有一日中

                                                             
 11  亦參見黎子鵬，〈「無上之國」—郭實獵小說《是非略論》與《大英國統志》所塑造

的英國形象〉，載宋剛主編，《傳播、書寫與想象：明清文化視野中的西方》（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頁 12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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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歸主12—而是中國基督教不斷擴展、逐漸被大眾和官方

接受的並不遙遠的未來。其時，中國的文化傳統、政治、

經濟、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都受到基督教潛移默化的影響

和改變。正是由於郭實獵漢語基督教小說同時處理着歷

史、現實和未來三個維度，其對基督教本土化的思考才可

能更為適切，乃至更具徹底性和預見性。在筆者看來，其

關於基督教本土化思考的核心，乃是對中國基督徒的思考。 

 

二、作為信仰主體和傳揚主體的中國基督徒 
郭實獵一系列的漢語基督教小說非常引人矚目的一個

現象是，其中幾乎沒有出現任何西方傳教士的身影。不僅沒

有直接出現，甚至也沒有作為故事的基本背景或歷史前景

（例如提及西方傳教士—無論天主教傳教士還是新教傳

教士—在中國傳教的基本事實）被描述出來。小說中的人

物幾乎都是中國人，小說中的基督徒也都是中國基督徒。 

《贖罪之道傳》講述了林翰林與作為基督徒或慕道者

的文士吳禦史、陳老爺、李姓老叟、蘇連幸、吳正貼等相

與交遊、共同探討聖經和基督教義理，同時被迫與作為非

基督徒的楊太常、王都督、辛翰林、郭正等人交往，其間

頗生波折，卻也影響了王都督、辛翰林逐步走向基督教。

《贖罪之道傳》之外，其他小說既沒有如此宏大篇幅，人

物亦未如此複雜。《正邪比較》（1838）全書三回，圍繞

基督徒吳瞻能與陳成大、馬福領相與論教而展開，主要涉

及基督教與國家政治之關係。《誨謨訓道》（1838）描述

一位基督徒鞋匠陳委對一位小商人勤跨一家的生活幫助和

                                                             
 12  Gutzlaff, “An Appeal to Christians in behalf of China”, p  4; Charles Gutzlaf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3 (1835), p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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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引導。《生命無限無疆》（1838）則是廣州商人李令

與朋友劉岱討論死亡和永生的故事。 

限於篇幅，本文不能一一介紹所有小說。不過總結起

來，這些小說顯示了，中國基督教儘管仍然備受質疑，但

在波折之中不斷吸引中國人歸信，已顯風起雲湧之勢。在

各部小說故事開始之初，業已存在許多基督徒。例如《贖

罪之道傳》中的陳老爺、李姓老叟、蘇連幸的老師吳老先

生、林翰林偶遇的幾位少年，乃至林翰林的女兒等等；《誨

謨訓道》中的基督徒鞋匠陳委；《正邪比較》中的吳瞻能、

掌教牧師以及教堂中的一眾無名信徒；《生命無限無疆》

（1838）中的劉岱、《小信小福》中的儒生吳紋。受召感

和傳教激情是郭實獵接受的敬虔主義信仰13的重要部分，現

在他也將之賦予他筆下的中國基督徒。他們不但自己堅定

地持守着信仰，還有着自覺的榜樣意識和傳教使命感。《正

邪比較》中吳瞻能的一段話，頗能代表郭實獵筆下的這些

基督徒的自我要求和期許：「聖書之道教我等不只言行謹

慎，且令我等專務善德周全；亦不只獨務自善其身，乃要

努力勸教世界之人，是為本分所當行之事。」14因此他們總

會在合適機會向眾人宣講、與人討論、傾力助人，從而不

斷有人歸信基督教或接近於歸信基督教。《贖罪之道傳》

中林翰林的最終歸信，正是在身邊多位中國基督徒的引導

和幫助之下而實現的；《誨謨訓道》中的鞋匠陳委努力用

基督教信仰促使陷入罪惡之中的勤家三兄弟改邪歸正，最

終大兒子歸罪行善，安詳離世，二兒子死前已經開始悔罪，

三兒子則最終成為了基督徒。如此一來，這些中國基督徒

                                                             
 13  Lutz, Opening China, p  17  
 14  郭實獵，《正邪比較》（新嘉坡：堅夏書院，1838，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十八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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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構成基督教的信仰主體，另一方面也構成了中國基

督教傳揚和發展的行動主體。 

就郭實獵漢語基督教小說中的階層而言，在基督教傳

揚的過程中，進行傳教活動的人以及歸信或接近於歸信基

督教的人，由以儒生、官宦為主體，逐漸擴大和下移至普

通民眾，尤其就小說的主要人物來說。如前所述，《贖罪

之道傳》中的包括李翰林、蘇連幸、吳正帖在內的主要人

物，皆是接受過系統精深的儒家教育之人，並在科舉考試

中贏得功名，廁身官場。《常活之道傳》中的李端是科甲

太常正卿，他的兒子天賜亦是「學得四經之道」「知書能文」

的「學士」（第五回）。至於《正邪比較》中的吳瞻能則自

稱「儒教中人」，《小信小福》（出版年不詳）中的吳紋和

王顯正則最終分別成為了杭州府正堂和大將軍。書寫基督

教與這些儒家傳統中的智識階層和精英階層接觸，既是對

明清之際以利瑪竇（Matteo Ricci）為代表的上層路線的繼

承，又自然勾連起了諸多重大的張力，例如與儒家傳統的

張力，例如與世俗政治的張力。這正是郭實獵思考這些關

係的最佳入口和載體。 

《誨謨訓道》和《慈惠博愛》（1839）是基督徒階層

擴大和下移的典型代表。《誨謨訓道》的傳道人陳委是一

個清苦的鞋匠，而他所幫助和宣道的對象，則是普通的小

商人勤跨之家。這一家德行喪失：勤跨貪財吝嗇，大兒子

揮霍無度以致搶劫犯罪、二兒子狎妓，三兒子吸食鴉片。

《慈惠博愛》的基本背景則是一鄉鄉民「睚眥小失，狎昵

微嫌，遂舉動相猜，報復相尋，爭訟打官司而生風波」 15的

鄉村道德失序。遠道而來的牧師宣揚基督教愛的原則，最

                                                             
 15  郭實獵，《慈惠博愛》（新嘉坡：堅夏書院，1839，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一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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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不但解決了紛爭，甚而「其效如神，無有不驗」，16暗示

鄉民全部歸信基督教。 

兩部小說意味着，不但下層民眾可成長為基督徒並進

而成為傳道人，而且傳教的對象不僅僅是以儒生、官宦為

代表的上層人士，更應該包括最為普通乃至罪惡的下層民

眾。在郭實獵的描述中，下層民眾往往沉迷於對利益、逸

樂等世俗欲望的過度渴求之中，這些渴求往往導致他們陷

入道德的墮落和行為的邪惡。郭實獵似乎暗示，現有的政

治訓導（例如他在作品中多次提及的《聖諭廣訓》）和宗

教信仰（儒釋道）已經不能實現「民德歸厚」了。大致說來，

那些智識階層的主要歸信障礙在於他們深浸其中的儒家傳

統，從而對其傳教的主要方式乃是智識上的交鋒；而對於

這些下層民眾的傳教，則注定要深入他們世俗日常生活之

深處，直面他們的喜怒哀樂、罪惡困苦，並同時承擔起引

導其靈性更新和道德更新以至社會秩序更新的多重責任。

在宗法觀念和鄉土觀念濃厚的中國，進入普通民眾的世俗

日常生活之深處，也意味着傳教對家庭單元（《誨謨訓道》）

乃至鄉村單元（《慈惠博愛》、《聖書注疏》）的重視。

不妨認為，郭實獵將之前更多關注跨家庭、跨區域的廣闊

社會層面收窄到較為狹小的家庭單元和鄉村單元中，結果

卻是傳教對象在宗法觀念和鄉土觀念濃厚的中國具有更明

確的針對性和適當性。 

《聖書注疏》（1839）則更進一步將上層（儒生、官

宦）向下層（普通民眾）傳教的路徑，翻轉為下層向上層

的傳教。小說中的傳道者是一位老農，17向一位儒生講論聖

經和基督教義理。對話的產生，始於這位儒生的主動問詢。

                                                             
 16  同上，四葉下。 
 17  郭實獵似乎將這位老農想象為英國土地私有者的中產者形象，他擁有田產和花園，生

活富足而閒適，顯非一位普通農民之生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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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是為了有意彰顯基督教的吸引力。在對話中，儒生

幾乎沒有任何質疑、辯駁，而顯得是一位謙和的學習者。

而且，老農還擴大了傳教範圍，施教於踏青來訪的城市中

人。且不論郭實獵以故事套故事的方式來講述聖經的匠

心，單就農人對儒生、農人對市民的傳教路徑來說，這是

對信教階層和傳教路徑的大膽擴展，背後顯示出郭實獵信

仰優先而非知識優先、地位優先的原則。 

 

三、自我牧養、自我管理的中國基督徒 
此外，頗可注意的是，這些中國基督徒傳教的基本方

式是個體針對個體的傳教，並不借助某種組織性力量（例

如教會或類似的信仰團體）來統一組織和進行，反而是基

督徒個體憑藉着自身的宗教熱忱向他人傳教的個體行為。

這既與郭實獵自身那種崇尚個人的屬靈經驗和宣道熱忱的

敬虔主義的信仰傾向有關，18也與郭實獵所着眼的處境本就

是教會建制尚未完全形成的初創階段有關。19 

的確，郭實獵在這些小說中極少提及有建制性的教會

存在，更多的是基督徒們自然形成的集會。在《贖罪之道

傳》中，林翰林逐漸成為當地基督徒的核心人物，他將這

些基督徒組織起來，每週日在其家中集會（第十四回）。

集會的主要形式，除了共同拜祈之外，則是同讀共論聖經

書卷，伴以散步、吃茶（第十三回）。這裏的集會組織上
                                                             
 18  郭實獵早年曾與一個摩拉維亞家庭一起短暫生活，接受了敬虔主義的影響。在敬虔主

義傳統的柏林宣道學院（Berlin Mission Institution）期間，經過了一次徹底的悔改和祈
禱後，接受了敬虔主義的基本教義。見 Jessie G  Lutz, “The Legacy of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4 (2000), p  123；Lutz, 
Opening China, pp  25-27。關於德國敬虔主義，可參 Christian T  Collins Winn & 
Christopher Gehrz, et al (eds ), The Pietist Impulse in Christianity (Cambridge: James Clark, 
2012)，尤其是第一章。 

 19  魯珍晞（Jessie G  Lutz）認為郭實獵很少關注教會組織和管理，見 Lutz, “Karl F  A  
Gützlaff”, p  68。郭實獵的確沒有像米憐那樣寫作了多部有關教會組織、管理方面的冊
子，不過他更注重基督徒集會的屬靈團契性質。 

Copyright ISCS 2020



邱業祥 

 174 

比較鬆散，形式上比較自由，並不強調聖禮，也不強調教

義理論和神學思想的理性建構，卻以研讀聖經為中心，特

別是聖經中有關悔罪救恩的教導，以此來砥礪靈性生命，

增進內在靈修，並形成內在關係親密的信仰共同體，平等

無間，相互促進，增益信仰。這仍然是典型的敬虔主義的。

而且，這一更為靈活的集會形式呼應了使徒時期的教會雛

形，也可以被認為是能夠更好適應於生成中的中國基督教

的本土化形式。 

小說從十七回開始，移筆寫到了謝先生繼續帶領基督

徒集會。謝先生肩負「教師」之職，即為牧師。從集會的程

式和儀式來說，已近於常規的新教禮拜儀式：唱詩、拜禱、

讀經、講道、再拜禱，但核心仍是讀經講道，解疑答惑。

此外，集會似乎已經具有了特定場所。同安知縣黃老爺在

審問謝先生時說：「但覽你的廟，與天主教之堂不同，無

菩薩，無偶像，無神台，無燒香……」（頁 174） 

這一集會形式在《正邪比較》中被延續下來。第二回

中，基督徒吳瞻能特意邀請陳成大和馬福領兩位朋友參觀

教徒集會，看到眾人序列而坐，高唱詩歌，讚美耶穌。唱

畢，一起跪下，掌教牧師朗聲禱告。禱畢，眾人起身坐下，

牧師講道。講道畢，眾人再跪，稱譽鳴謝耶穌，並唱詩讚

頌，之後散去。至於這位掌教牧師以及《贖罪之道傳》中

的謝先生是如何成為牧師的，小說沒有任何線索。不過，

參考林翰林成為身邊基督徒核心人物的過程，基礎應該同

樣是眾基督徒的共同認可。 

由此可見，郭實獵所構想的中國基督教徒們之自我牧

養和自我組織，其信仰領袖來自於基督徒們的共同認可和

自然選擇；其集會形式較為靈活，既可以是擁有固定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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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規禮拜儀式，也可以僅僅是家庭式聚會；聚會核心是

讀經和講道，聚焦聖經真理，增進靈性修養。 

 

四、中國基督徒的信仰生成 
令人迷惑的是，基督教既然不被描述為由西方傳教士

引入和傳佈的，更不是他們來組織和牧養的，那麼這些中

國基督徒的基督信仰到底從何而來？ 

《贖罪之道傳》開篇是清翰林林德與友人吳禦史在自

家雅致的莊園談經論道，全然一副傳統儒家文士的詩書雅

趣。他們由《書經》中有關「惟天地萬物之父母，惟人萬

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的論述，欲圖

進一步思索天地萬物本源和主宰之問題。此語實為武王伐

紂的革命檄文，指斥商紂已失天命，論證自我的政治正當

性，郭實獵實則將這種政治意圖轉換為探源天地的形而上

學探究。不過，從另外一個思路來看，卻是郭實獵思考基

督信仰生成的一個契機和路徑：智性反思。在林翰林從吳

禦史以及後來加入討論的陳廷福那裏聞聽有關神天之講論

後，仍留下諸多困惑。後偶遇一位老叟，得聞《創世書》

（即《創世記》），遂感歎道：「且這老師略教，勝似讀

十年書，我必盡探其義也。」林翰林這一系列困惑和感概

都來自於智性上的思索，他在不斷體認到儒家思想諸多不

能解決的思想困境之下，逐步轉向基督教。 

後來相繼與蘇連幸等人交往，通過研讀聖經，不僅不

斷獲得智性上的滿足，而且逐步意識到自我之罪而痛悔哀

哭：「終生之行為以為停停當當，如今哀哀痛哭。」（第四

回）。這時智性思索的進路開始與生存經驗逐步融合而相

互推進了。不過，郭實獵在《贖罪之道傳》中處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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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乃是基督教義理與儒家思想的關係問題，20因此更着

意於展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儒生官宦們如何擺脫或者超

越這種影響而信服基督教義理，所以智性思索（以及理性

論辯）在此便成為歸信最重要的路徑。小說十八回以後寫

到羅相公和陳相公的入教歷程，謝先生仍主要是從智性上

努力說服的。後來的《正邪比較》、《轉禍為福之法》、

《世人救主》等小說均延續了這種路徑。 

但是，智性的說服其實並不必然導致靈性的歸信。21深

受虔敬主義影響的郭實獵，十分重視個體的生存經驗和靈

性的悔改更新。他強調，沒有聖靈的工作，就沒有人能夠

被承認為施洗的對象，如果人的心靈沒有被聖靈更新，他

就不能被算為基督徒。22因此，郭實獵在其他幾部小說中重

點展現了生存經驗和靈性更新上的歸信路徑，儘管在這一

歸信過程之中，對基督教義理的智性了解和思索仍是必不

可少的，但是相比之下，前者顯得更為突出和重要。其典

型代表是《常活之道傳》。 

據序言，《常活之道傳》原為郭實獵第一任妻子李瑪

環（Maria Newell, 1794-1831）所作，惜乎未及出版便與世

長辭，郭實獵予以修訂出版。23郭實獵極為珍視這部作品，

視為己出。在牛津大學波德利安圖書館館藏一八三四年出

版的《常活之道傳》封面上，作者署名即為「愛漢者」（即

                                                             
 20  另涉及基督教與世俗政治之間的關係。在這一方面，基督徒的辯護主要是表明基督教

並不與世俗政治相衝突，反而教導信徒們順服於世俗政權，「凜遵國例」，而且基督教
可以「黜斜崇正，導民為善」（第十八回）從而有益於世俗政權。有關郭實獵在小說中
如何處理基督教義理和儒家思想之關係及如何處理基督教與世俗政治之關係，需另文
討論。 

 21  例見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台北：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頁 230。 

 22  見 Gutzlaf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560。 
 23  郭實獵，《常活之道傳》（出版地不詳，1834 年，牛津大學波德利安圖書館藏），「序

言」。見黎子鵬編，《贖罪之道傳》，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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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獵）；24在偉烈亞力的《一八六七年以前來華基督教傳

教士列傳及著作目錄》中，也將之徑直列為郭實獵的作品

之一。25這些都意味着郭實獵深深認同作品中的基本思想，

而且它的出版時間與《贖罪之道傳》極為接近。這似乎可

以理解為郭實獵有意在近乎同時的兩部小說中同時展現基

督信仰生成的兩條主要路徑，而不偏廢其一。 

在《常活之道傳》中，開篇即描述了身為科甲太常正

卿的主人公李端的罪惡品行：「為人貪利驕傲，……趨迎

權貴，……內多貪忌，外好濫交。」（頁 245）李端儘管身

居高位，家境富有，卻貪戀女色，強奪民田。不過，自從

搶奪民田之後，他晝夜不能心安，自覺觸犯天律，「自心

之責，譬火起炎炎，至以久烈無盡無滅，……心極苦楚也。」

（頁 246）此即李端由於自身之邪惡行徑而導致的內心自

責、痛悔的生存經驗。這一由罪到悔的轉變過程，儘管郭

實獵處理得比較潦草，缺乏合理的鋪墊，卻恰恰顯示出郭

實獵欲要突出的是在個體生存經歷之中內心自然生發的情

緒。不過，此時的自責和痛悔，可能只是純粹基於個體良

知而產生的道德性反應，從而仍然可以由儒家的誠意、正

心、修身的規條而進行自我道德調整。然而郭實獵卻進一

步描述了李端對於死亡和靈魂的反思：「雖有多業、有財

寶，有妻妾，有奴僕，有爵尊祿厚，亦不能去身上之罪愆，

又不能保全長生之名，更不能使靈魂得永福……有何益

乎？」（頁 248）李端由一具體罪行擴而充之，思及其生命

的終極意義這一問題，從而由儒家的道德論反省走向了生

存論反思。儘管李端仍然陷於聲色犬馬之中，痛悔、恐懼

和無意義之感卻隨之俱增。 

                                                             
 24  參見黎子鵬編，《贖罪之道傳》，頁 242。 
 25  Wylie, Memorila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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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多處暗示了李端早就接觸了聖經，但是直到這個

生存焦慮和痛苦的時刻，他才與聖經發生了諸多共鳴。此

後，李端在對自身罪惡的反省和對死亡、審判的恐懼之中，

特別是在經歷罷官、流放、被劫、重病等一系列劫難之中，

他祈求神主赦罪、救贖的意願愈加強烈。26終在一位醫生的

引導之下，悔罪祈禱，平安離世。郭實獵試圖表明，對神

天（上帝）的體驗和追尋，完全來自人自身對死亡、靈魂

等終極意義的生命體驗和反思。在人心靈深處的這一體驗

和反思所喚起的必定就是對上帝的意識和渴求。對於中國

人來說，這一體驗本身完全不需要西方傳教士來進行灌輸

或教導，它原本就普遍存在於所有人的內心深處。人和人

的不同只在於是否能夠真誠面對自己的生命體驗，從而進

行決斷：跟從上帝，還是繼續背棄上帝。李端正是基於自

身的生存經驗和生命體驗，逐漸走向上帝。27當然，在神學

上十分謹慎的郭實獵，也不忘強調聖靈的工作：「上帝聖

神風改變其心，新造感化其性。惡心去，善念生，邪行止。

如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今以聖神啟教默示

耶穌救世，明哲耶穌功勞，亦皆照焉。」（頁 273）在這裏，

個體對自身罪惡的認識和痛悔與聖靈對個體心靈的工作結

合起來，逐步促成了個體的心靈轉化和信仰生成。在這裏，

上帝之道與個體直接建立了垂直關係，這一關係之間不需

要任何其他人（包括傳教士）的中介。 

上帝之道與中國人個體的直接關聯，意味着基督信仰

並不必需從西方傳教士那裏輸入進來，從而從西方傳教士

到中國基督徒、從西方到中國的這一輸入結構也並非本然

性的，當然更意味着上帝之道的「非西方性」。 
                                                             
 26  亦見 Hanan,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p  427-428。 
 27  郭實獵清楚看到現實中的困難，但仍滿懷信心。見 Charles Gutzlaff, “Remarks 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2 (1834), pp  56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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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獵非常在意廓清上帝之道的「非西方性」，即上帝

之道並非來自西方，亦非只為拯救西方，而是來自天上，

為救萬民。他在《救世主耶穌基督行論之要略傳》中強調：

「勿要以耶穌為西洋之救者，……耶穌為全能全智，無所

不在，無所不知，西與東國必伏之。」28在《耶穌降世之傳》

中，郭實獵再次強調：「俗人云：耶穌乃西國之救者。嗚

呼遠哉其謬矣。耶穌自永遠至永遠治諸國。當始開闢天地、

造化萬物，故聖約翰曰：元始有道，其道與上帝同在，即

道乃上帝也。」29 

當然，上文已述，聖經在信仰生成的過程中是不可或

缺的。眾所周知，新教宣導「唯獨聖經」，將聖經視為上帝

之道的見證和載體，視為信仰的最高原則和依歸。聖經不

僅僅是有關上帝之道的知識學源泉，更是信仰者與上帝活

生生的相遇之所。在郭實獵的這些小說中，個體生存經驗

中產生的罪咎、痛悔、恐懼、呼求等都一步步在聖經那裏

獲得呼應、強化、解釋和解決。《贖罪之道傳》中，心中

愁煩的吳正貼拜訪同樣心情苦悶、常思自我之罪的林翰

林，二人同讀《以賽亞書》、《馬太福音》、《彼得前書》

等聖經書卷，吳正貼感動哭泣，意識到：「我的罪真大，

獲罪於天焉。令贖罪者受恁般苦難，誰想救世者甘心見憐

世人，情願受這苦楚憂愁，至死愛人，這也天上、天下比

不得矣。」（頁 95）《誨謨訓道》中，商人勤跨貪念錢財，

憂思成病，身為基督徒的鄰人陳委引聖經相勸：「晚生固

執聖書之言云：勿為己用集財帛在地，被蠹蝕鏽壞之，所

盜鑿賊搶；蓋財帛所在，心亦在焉。如今老兄只留心集財

在地，毫無貯於天堂也，可惜矣。」（頁 337）《常活之道

                                                             
 28  郭實獵，《救世主耶穌基督行論之要略傳》（出版地不詳，1834，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二葉上。 
 29  郭實獵，《耶穌救世之傳》（新嘉坡：堅夏書院，1836，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一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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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中，行惡不少的李太常逐漸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痛悔不

已，對照《出埃及記》二十章 2-17 節，意識到自己觸犯了

《聖經》所載的「天律聖誡」，畏懼煩憂。後來在一位基督

徒醫生那裏系統聞聽《約翰福音》三章 16-18 節中有關耶

穌基督赦罪救世之論（「常活之道」），又思及《啟示錄》

對天堂的描述，最終獲得靈魂的安慰。因此，郭實獵小說

中的聖經中心性乃是與個體生存經驗融會一起、相互促進

的。正如《贖罪之道傳》中林翰林所說的那樣：「聖典也

者，萬智聰慧之源也，為真理之源井也。……然列位惟謹

讀聖書，就常時之安慰無盡，……渴神主之教，以讀聖典

為悅。……且聖典為我靈魂之飼，故人若不讀聖典，其靈

魂免不得會餓死。」（頁 154） 

必須指出的是，郭實獵也從未否認傳教士工作的極端

重要性，其時聖經的傳入就依賴傳教士們的工作。他也不

斷鼓勵傳教士們不顧教禁，設法進入中國傳教：「今天就

是救贖的日子，今天就是基督徒們進入工作的日子！」30不

過，傳教士只是上帝的工具和基督信仰的開路者，中國基

督教的扎根和良性發展，乃是依賴上帝和中國基督徒。 

 

五、基督教在中國本土化進程中的郭實獵小說 
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始於唐朝景教。根據流傳下來

的有限的景教資料，景教的本土化主要體現於在思想、符

號層面借用儒釋道資源來表述自我。例如《大秦景教流行

中國碑》云：「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

教。」這一表述顯然模仿了《道德經》中「道常無名」與「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名之

曰大」。碑文中的「宗周德喪，青駕西升。巨唐道光，景風

                                                             
 30  Gutzlaf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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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扇」，則又影射了老子乘青牛西入流沙的傳說，有喻景

教東來乃復興老子之教之意。至於附會佛教，更典型地體

現在屢屢援用佛家術語：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

法三、慈恩、功德、大施主、普救度等，甚至以佛稱呼天

主，以僧為景教信徒自稱，以貝葉梵音稱景教經典。此外，

景教在服從王權的基礎上，進一步宣導忠君和孝道，從而

合於儒家。31這些策略既助力景教在唐朝流行二百年，卻也

有「不耶不佛」、「非耶非道」乃至彌蓋基督教本色之隱患。
32隨着武宗滅佛便一併遭到禁教的命運，終至在中國煙消雲

散。元朝天主教的再度傳入，基本上是曇花一現，待元滅

而中斷。 

明末天主教開闢了全新的局面，成就巨大。以利瑪竇

為代表的耶穌會士們致力在思想層面至符號層面與中國文

化相會通。這種會通主要基於各自傳統經典對話而達成，

因此既是思想性的，也是返古性的，即返回古代經典、返

回思想的源頭，而非面對當下。不過，這並非他們的全部，

他們對彌散於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禮儀和習俗體察深入，

關心備至，特別是對於祭祖、尊孔等中國傳統習俗持開放

態度。利瑪竇並不將它們視為偶像崇拜或迷信，而是視祭

祖為「盡孝恩之誠」的倫理行為，視「尊孔」為「敬其為

人師範」的倫理教化活動，從而相容於基督教基本信仰。

利瑪竇同時儘量爭取中國上層知識份子的支持。 

十七、十八世紀之間，中國天主教出現繁榮發展的第

一個高潮。據統計，一七〇一年，全國建有二百二十九座

教堂，外國傳教士一百零三人，中國教徒三十萬人。中國

                                                             
 31  參孫尚揚、鐘鳴旦，《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頁

34-35。 
 32  參見楊森富，〈唐元兩代基督教興衰原因之研究〉，載林治平編，《基督教在中國本色

化論文集》（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頁 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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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本土化亦有進展，出現了第一位中國籍司鐸、第一

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另有少量的中國神甫和傳道人。33儘

管如此，西方傳教士及其所從屬的修會和羅馬教廷始終掌

控着天主教在中國發展的話語權。 

這種狀況也反映在第一部白話漢語基督教小說《儒交

信》中。34據信，這部小說為清初耶穌會士馬若瑟所作。35

《儒交信》將時空背景設定在清初，情節之中心乃是三位

儒生或入教或終不入教之事。這些層面與郭實獵的小說並

無二致。36不過，在《儒交信》中，儘管西方傳教士們（「西

儒」「西洋老師」）並非線索性人物或主要角色，卻始終處

於儒生們及其家人的話語中心位置，並且無論在歸信的思

想觀念層面還是在歸信的儀式性層面（施洗），西方傳教

士們都以決定性力量引導和主導了中國人的入教。37此外，

小說也點出了，正是這些西方傳教士在牧養教會、撰寫宣

道書冊、權威性解釋教理。即是說，西方傳教士乃是天主

                                                             
 33  羅偉虹主編，《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4），頁 27。

亦參見安特蒙著，李大霞譯，〈18 世紀四川的中國籍天主教神職人員〉，載林治平編，
《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論文集》，頁 112。 

 34  無名氏，〈儒交信〉，載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北京：北京大
學宗教研究所，2003），卷四，頁 213-257。 

 35  陳慶浩、張西平、宋莉華、李奭學等學者皆認為作者應為馬若瑟。見陳慶浩，〈新發現
的天主教基督教古本漢文小說〉，載徐志平編，《傳播與交融：第二屆中國小說戲曲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06）；張西平，〈來華傳教士的第一部章
回小說—《儒交信》〉，載《尋根》2009 年第 6 期，頁 34-38；宋莉華，《傳教士漢
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31；李奭學，〈中西合璧的小說
新體—清初耶穌會士馬若瑟著《夢美土記》初探〉，載《漢學研究》2011 年第 2 期，
頁 81。 

 36  將郭實獵的小說與《儒交信》進行比較，並非亂比，因為這些小說首先存在着承繼關
係。李奭學認為：「就在華基督宗教整體的小說論之，《儒交信》應為總源，米憐的《張
遠兩友相論》（1817-1819）庚續之，而春花再開便系郭實獵的《悔罪之大傳》與《贖
罪之道傳》等書。」見李奭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
學出版社，2012），頁 405。既然存在着承續關係，其間的變化便尤值關注。 

 37  儒生們的談話幾乎都是圍繞着西儒來進行的，正是由於他們被視為天主教和西洋文明
在中國的傳入者和擔綱者。小說中一位人物明確提到：「西洋老爺丟了本地，離了本
家，飄過大海，冒萬險，吃萬苦，卻是為何？總為敬天主愛人，善揚耶穌的聖名，為
救我們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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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中國當仁不讓的擔綱者。《儒交信》所建立的基本話

語結構，是西方傳教士傳揚—中國人接受這一單向結

構。當然，正如剛剛指出的那樣，事實上亦有中國神甫和

傳道人參與傳教和牧養工作，不過小說並未述及。與其說

這是有意忽視，不如說這反映了西方來華傳教士們將自身

視為天主教在中國之擔綱者的集體無意識。 

不過，明清之際天主教的興盛難掩隱憂，特別是曠日

持久的「禮儀之爭」最終導致了天主教在一八二四年全面被

禁。此後，少量的西方傳教士繼續開展地下傳教活動，作

為對力量不足的彌補，中國神職人員開始增多並且在宣

道、牧靈、主持宗教儀式等方面發揮重大作用，只是往往

仍在西方人的監管指導之下。38 

基督新教真正傳入中國，始於一八〇七年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入華。截止鴉片戰爭之前，西人傳教仍

屬違法，新教的傳教力量和效果甚微。儘管如此，早期的

新教傳教士們已經在努力探索本土化之路。就馬禮遜、米

憐（William Milne）或者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來說，他們基本上仍然延續利瑪竇的傳教方式，援儒釋耶，

尋求會通；另一方面側重於考慮用何種語言、文體來翻譯

聖經或者創作宣道小冊，從而利於民眾理解和接受。至於

基督教的傳揚主體、教會組織形式等問題，他們自然以傳

教士自己作為傳揚基督教和組織信仰團契的當然主體。當

然，一些最早期的中國基督徒（特別是梁發）曾經作為傳

道人深度參與了傳教活動，39不過整體而言傳教士們並沒有

條件顧及本土傳道者的培養，更絕少慮及中國人自我傳

揚、自我管理這樣的基督教本土化問題。 

                                                             
 38  安特蒙，〈18 世紀四川的中國籍天主教神職人員〉，頁 119。 
 39  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頁 20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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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例外的是郭實獵。他從十九世紀三〇年代起，就

開始嘗試深入廣州－澳門地區以外的中國沿海地區傳教，40

而且進一步深入中國內地傳教，正如吳義雄所言：「在中

國內地進行大規模的傳教活動，一直是他的傳教思想的主

要部分，也是竭力實踐以求達成的具體目標。這是他的傳

教活動最有特色之處。」41深入內地傳教的基本策略是訓練

並依靠中國人向中國人傳教，一八四四年成立的福漢會即

是此一策略的具體實施。魯珍晞（Jessie G. Lutz）在討論郭

實獵創辦的福漢會時認為，郭實獵依賴於中國基督徒，既

出於將福音資訊傳遍中國的便利性，目的更在於實現基督

教的本土化。魯珍晞認為，所謂的本土化，並不是指基督

教與中國傳統宗教思想相適應，也不是指基督教教理的變

形，而是讓中國人使用本土語言宣揚基督教核心義理，用

中國人的口吻、語調和風格寫作宣道小冊，中國基督徒自

己管理信徒。中國人自己將為基督贏得中國。42 

魯珍晞將郭實獵的基督教本土化理解為純粹形式和組

織的。其實，從郭實獵漢語基督教小說來看，他的這一構

想其實遠比魯珍晞所理解的更為豐富，也更為複雜。一方

面，魯珍晞認為，郭實獵以為通過中國人用中國語言和風

格傳揚基督教義理，就可以在保證良好效果的基礎上保持

基督教義理的純正性。其實，郭實獵的小說表明，他清醒

地意識到，基督教在中國的紮根和發展，必須要回應當時

中國的思想傳統、社會習俗、政治等獨特處境。43即使是中

                                                             
 40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1833 

(New York: John P  Haven, 1833)  
 41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

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 168。 
 42  Jessie G  Lutz, “Karl F  A  Gützlaff: Missionary Entrepreneur”, in Suzanne Wilson Barnett & 

John King Fairbank (eds ),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67  

 43  一個典型例子是他在《正邪比較》中詳細論證了基督教對中國世俗政權有益而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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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基督徒自己，也不能迴避這些問題。在回應之中，新教

的基本教理和禮儀都發生了重心的偏移乃至變異，有些偏

移和變異與郭實獵自己的信仰歸屬和信仰理解有關，有些

則可能並非郭實獵有意為之，卻是自然發生的結果，這一

點需另文討論。 

另一方面，郭實獵在小說中透顯的基督教本土化之

路，不只是意味着中國人自己用本土語言和風格宣揚基督

教的形式性問題及中國基督徒自己管理自己的組織性問

題，而是更廣泛地涉及中國基督徒自我信仰生成、自我傳

揚、自我牧養、自我管理等一系列本土化問題。中國基督

徒並非作為西方傳教士的代理和助理在基督教中工作，而

是在信仰生成、傳揚、牧養、管理等方面全部由中國基督

徒自己來獨立工作，基督教在中國純然構成了中國基督徒

自己的事情。儘管郭實獵在實際工作中意識到，對受洗之

後的基督徒，西方傳教士仍有必要給予持續的指導和引

導，44但是顯然他在小說創作中表現得更為大膽和徹底，完

全不涉及西方傳教士的參與問題，更不用說他們予以主

導、掌控了。 

另值得注意的是，郭實獵利用中國人向中國人傳教，

並非始於福漢會，他在一八三九年的年度報告中就介紹了

自己對中國基督徒傳教的引導和支持。45而根據他的漢語基

督教小說，事實上他早在十九世紀三〇年代前期就已經形

成了中國人自我傳揚、自我管理、自我牧養的本土化思想。

而且，福漢會事實上被郭實獵一人實際掌控，其諸多做法

                                                             
 44  Lutz, Opening China, p  308   
 45  China Mission Advocate, 1（1838）, pp  214-215。吳義雄據此認為，郭實獵早在一八三

八年左右就開始宣揚利用中國基督徒深入內地傳教，見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
間》，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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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遭到其他傳教士們的激烈質疑；46與之相比，郭實獵小說

中的本土化思想更為徹底（當然，設想和事實總有區別，

而且郭實獵的寫作總會有誇飾渲染）。儘管這一設想並未

在福漢會那裏得到真正踐行，卻在中國內地會、二十世紀

二〇年代基督教本色化運動等等諸多組織和事件中都能夠

聽到迴響。 

 
六、結語 

郭實獵的漢語基督教文學在面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的歷

史、現狀與未來的多重維度下，構想基督教在中國本土化

發展的基本道路，特別突顯了中國基督徒作為中國基督教

之擔綱者的核心角色：中國基督徒既構成基督教的信仰主

體，也構成中國基督教自我傳揚、自我牧養和自我管理的

行動主體。在郭實獵的構想中，就信仰的基本形態而言，

是聖經中心和靈性更新；就擔綱階層而言，則從儒士官宦

等精英階層逐漸擴大和下移至下層民眾；就信仰生成的神

學基礎而言，則是上帝與人的直接垂直關係。中國基督教

的信仰生成並不必然依賴於西方傳教士，本質上來自於個

體在心靈深處對死亡、靈魂等終極意義的生命體驗和反

思。在聖靈的工作之下，這些體驗和反思就會導向對上帝

的意識和追求。其實，這些構想既是保守的，又是開放的，

保守在於其基本的信仰內核，開放則在於中國人的信仰擔

綱，背後又都縈繞着原初和終末的視角。他在小說中描述

的信仰共同體既讓人回想起原初的使徒時代，又有天國的

映照。在這樣的視角下，保守和開放原本就是一體。也正

                                                             
 46  參見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

研究社，2006），頁 33-72；Lutz, Opening China, pp  23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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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基督教本土化的歷史進程中，他在小說中的構想

較具徹底性和前瞻性。 

 

關鍵詞：郭實獵 漢語基督教小說 中國基督徒 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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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Karl Gützlaff ’s Christian fiction, using the joint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reality, as well as the future, he 

conceived the future path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especially what it would be like under Chinese 

Christian leadership, where Chinese Christians would 

constitute the main body of faith and take the lead in 

evangelism and church management (that is, be 

“self-propagating” and “self-governing”). In Gützlaff’s 

conception, as well as in his fiction, Chinese Christian faith 

would concentrate on 2 aspects, namely the Bible as its center, 

and on spiritual renewal; its leadership was to be increasingly 

diverse, as more people from lower class backgrounds 

converted; and, in terms of theology, the basis for Christian 

conversion should come from a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God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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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of missionaries. When an individual began to 

ponder and reflect on ultimate concerns, he or she would be 

led by this reflection to a consciousness and a pursuit of God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Gützlaff’s conception was 

radical and prospective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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